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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关注，这些街头乞儿来自哪里，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流窜
街头，为弄清这些疑问，记者最近深入他们中间采访，终
于得知一二。

    小乞儿以可怜的面孔打动人心，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
们仅是因为生活无着才如此。事实上，京城乞儿已从多年
前的离家出走群体，变成了今天父母带领的职业化或半职
业化乞儿了。

    若干年前，北京的大街上开始多了些衣着褴褛、形容
肮脏的孩子。这些孩子或站在街边向路人乞讨一二毛钱，
或穿梭于小饭馆之间乞讨食物，或顺手捡拾废品卖钱，在
这些乞儿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因为家境艰难而离家出走的
孩子。

    北京火车站附近曾有过 3个蓬头垢面的十来岁男孩。
在一个派出所里，3个男孩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记者。 小
军今年11岁，是3个孩子中来北京时间最长的一个。 尽管
是夏天，他们穿着一件又厚又脏的女式西服。长期的营养
不良，使他显得很瘦。

    小军曾经有过一个幸福的家。爹娘都是陕西淳朴的农
民，日子过得很清苦。一场重病夺走了父亲的生命，生活
的重负压得小军娘直不起腰来，使这位温良的农村妇女变
得喜怒无常。面对已上小学4年级而又过于顽皮的小军，
小军娘的教育方法只有一个：打，而且一次比一次狠。终
于在一次挨打之后，小军离开了家，那一年他才9岁。

    初到北京，小军开始学着别人的样子，捡些瓶子卖给
废品站，以此为生度日。以后又开始了他的乞讨生涯，要
饭，要钱。就这样，小军在北京一呆就是两年。

    与小军在一起的阿亮还不满10岁，当时来北京才半个
月。阿亮的母亲病死了，父亲也在再婚后被毒品夺去了生
命。在后妈和后妈生的弟弟面前，阿亮成了个出气筒。他
想上学，可后妈不答应，于是这个未满10岁的孩子离开了
家乡河南孟县，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当记者问他想不
想回家时，他轻轻地摇了摇头，而当问他想不想上学的时
候，阿亮却猛地抬头看着记者，大声地说：“想”。

    与小军和阿亮相比，另一个男孩柱子要幸运得多。他
有着一个父母健在的家庭，但他却从小饱受了这个家庭里
父母的吵架甚至打架。在父母终日喋喋不休的吵骂声中，
柱子也离开了他噩梦般的家。

    此后几年，京城乞儿已从小军、阿亮一类背井离家的
孤儿，逐渐演变为成年乞丐手中的一种“道具”，一些低
龄乞儿出现在北京街头，会走路的被教会了靠抱路人大腿
死缠着要钱，尚不会走路的婴儿被抱在怀里用以博取怜悯。

    两年前，记者在派出所里见到了一位瘦小的中年男乞
丐，怀里抱着的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骨瘦如柴。据这名成
年乞丐讲，他每天抱着这个婴儿，穿梭于各地铁站之间乞
讨要钱，他手中的道具除了这个婴儿，还有手中攥着的一
本儿研所病历，以及塑料袋里装着的一盒健儿口服液、一
袋奶粉和一只奶瓶。

    据他讲，坐地铁的人们看到他的“怜态”，不需他多
说话便纷纷慷慨解囊，少则10元，多则50元、100元。给
完了钱，这些好心人还大都会关心地劝上一句：“赶紧去
给孩子看看病吧。”有时甚至不用张口要钱，便有人递过
钱来。

    然而这次却没有平时那么顺利，他被一名原本打算给
50元钱的男青年看出了破绽，扭进了派出所。

    今天的乞儿似乎已全没了当年弃父母离家园的凄凉处
境。尽管近年来京城乞丐已日益减少，但乞儿们仍在这个
特殊群体里作了主角。绝大部分乞儿是在父母的怂恿下，
甚至是逼迫下进京乞讨的。一个或每几个乞儿身后不远的
阴暗处，都有一个成年家长在指使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这
些家长有的是父母亲或奶奶，有的则是亲戚、邻居。他们
每天都将乞儿们要来的钱收拢到自己的腰包里，然后定期
寄回家里。

    8岁的小女孩周月梅是安徽阜阳人，在家读小学2年级。
去年夏天，记者在地铁公安分局西直门派出所里见到了她，
以及前来寻找女儿的父亲周登明。

    与过去人们心目中的乞儿有所不同，周月梅看上去衣
着稍整洁一些，斯斯文文的看上去就像个小学生。在家排
行老三的周月梅两年前开始乞讨，平时在家乡上学，寒暑
假期间被父亲带到北京乞讨要钱，而父亲则在北京卖菜。
她告诉记者，平时在家学习也不错，这次放假前语文考了
60分，数学也是60分。周月梅说，她以抱路人大腿的方式
要钱，平均每天能收入30元。而父亲却指着身上一张1600
元寄往家里的汇款单说，这不过是半个月的收入。

    与周月梅一起被公安机关收容的还有一个叫王科瑞的
男孩，王科瑞今年9岁，长得白白净净，一脸学生相。正
当记者听说周月梅每天收入30元钱时，随口替她算了一笔
帐：“一天挣30元，一个月能挣1800元……”话音未落，
王科瑞接过了话荐：“你算得不对，一天30，10天300，
一个月应该是900元。”

    王科瑞告诉记者，他也是利用暑假跟大人一起来北京
乞讨的。平时在家里上学，学习在班上非常好，尤其是数
学。这次放假前期末考试，他数学得了88分，语文也考了
70分。此次随王科瑞一同被收容的，还有他的弟弟，8岁
的王毛毛。提到乞讨，王科瑞腼腆地说，平时和弟弟一天
才能要20多元，记者询问为什么要这么少，王科瑞回答：
“我不好意思要。”

    据了解，目前北京为数不多的乞儿大都来自安徽阜阳、
河南民权、兰考和驻马店。他们中大部分孩子家境并不贫
寒，至少已可以保持温饱。而不少学龄孩子也都和周月梅
一样，平时在家里上学，寒暑假跟父来北京乞讨。据有关
统计，安徽省阜阳地区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已高达97．2％。
由此可见，京城的职业乞丐也正逐渐转化为“第二职业乞
丐”。    是兆新 宁彤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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